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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运动”，狭义来说是工人运用集体力量争取本身的权益，广义来说则是从争取权益

进至改革整个社会。 

早期的香港工运 

早期的香港工运，是整个中国工人运动的一部分。当时，香港工人明显地认同国家、

民族，认识到要改善自己的处境，首先要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处境。由于工人受到帝

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所以他们一般站在反抗行列的前卫，工人运动带着明

确的政治取向。当时工人数量虽然不多，但带动社会斗争的作用却很突出。 

1909 年，香港出现最早的工人组织，当时碍于港府不容许工人正式组织工会，所以采

用工人研习社形式。1920 年，在国民党工会领袖马超俊领导下，五千余机器工人要求

加薪 40%，进行大罢工，大部份工人离港返穗，火车、电车、电话、电灯工人纷纷加

入罢工行列。在各行业工人的大团结力量下，港府和资方终于让步，工人获加薪

32.5%。1922 年，在苏兆征领导下，从一月中开始，陆续有万多名海员进行罢工，返回

广州，到 2 月初，香港的运输工人、码头苦力等达三万人进行同情罢工，到 3 月初，

全港各行各业罢工人数达 10 万人。罢工在坚持 52 天后获重大胜利，除加薪 15%至 30%

外，更取得港府承认海员工会为合法会社。 

这两次罢工，不但是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更是反对殖民地政府的政治斗争。罢工得

以成功，除了是工人行动坚决、并取得全港各行业工人的同情罢工支持外，更是由于

广州和上海各地工人在经济上给予后盾支持，保证了罢工的长期进行以至胜利。而罢

工的胜利，又反过来大大鼓舞了全国的工人运动，加强了中、港工人的团结互助。 

当时工人运动的特点，是阶级意识强，民族意识强，组织以产业工人为中心。工人阶

级战斗性强，除了是由于他们受到严重剥削（例如当时航运、造船业等是判工制，中

间剥削达 2 至 4 成）外，更与当时的大时代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世界

的工人和民族运动兴起，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更使最受压迫地区的人民大受感染。

工人运动中的精英，大都集结在共产党周围，其次亦有国民党人。参与 1922 年的海员

大罢工的，则除了香港海员外，也包括全国的工运精英。 

省港大罢工的经验 

中、港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进行爱国反帝的斗争，在 1925-26 年的省港大罢工时期走向

高潮。这次长达 16 个月，参与工人达 25 万人的大罢工，是一次轰烈的政治罢工，配

合着中国第二次革命（1925-1927）的潮流。罢工由上海五卅惨案（1925）触发，省

港两地响应全国的反英爱国大罢工，各行业工人纷纷离港回乡，广州政府加以大力支

持。罢工工人向港英政府提出多项突破性要求：政治上，要求政治自由、法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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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选举、劳工立法；经济上，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劳工保险、最低限度工资制度、

减租 25%，等等。 

省港大罢工除了提出进步的政治要求外，在组织上也体现了广泛的民主。罢工工人直

接依靠政党力量，领导者是政治化的。由于罢工组织的运转充分体现民主，因此，上

下层有密切的配合与信任，决策很大程度受下层影响，也得到下层顺利贯彻执行。由

13 人委员会组成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受“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但最高决策机构是“省

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先由厂际十人小组举出代表，成立全厂罢工委员会，再选出代

表出席代表大会，这些由各行业罢工工人按人数比例选出的代表有 8 百多人，代表大

会隔日举行一次会议，罢工工人都可以出席旁听。此外，宣传部在罢工期内出版《工

人之路》期刊，发行量达一万份。罢工工人更有一支二千多人的武装纠察队，是工人

革命武装的先声。 

上述民主选举代表的做法，影响深远。1927 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无论国内或是香港的

工人运动都受到镇压，工运沉寂了一段时期，国民党传统工会加强其对工运的控制。

但到 1945 年后，仍实行一个传统，就是各厂部约 25 人选一代表，与工会领导机关每

月举行联席会议。虽然它们到后期徒具形式，但旧斗争传统仍有一鳞半爪遗留下来。 

在抗战时期，左派工运复苏，但大都限于鼓吹国共合作，很少进行改善工人福利的斗

争。这个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工运的左右分裂更为严重，两个领导力量均将工会作为

工具以适应其政治需要，与早期主动争取工人权益有很大差异。在国民党方面，汪派

将工会帮会化，要工人加入三合会；华南警备司令葛肇煌即为其中一个“工会领袖”。 

战后初期，国家凋敝，国共内战，工人生活困苦，工运主要是争取生活条件的改善。

但国共的对峙，对工运有严重影响。 

左右对峙：1949 至 1966 

1948 年，左派的香港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会）和右派的港九工团联合总会（简称工

团）正式注册为会社。同年发生了全港华人机器工人大罢工，主力为产业工人，包括

太古、九龙等船坞和煤气、水务等公用事业。但是，工联会一些部分不支持这个罢工

行动，罢工只争取到若干加薪。随后，工联会发起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要求增加“特

别津贴”30 元。这个要求比起争取调整职级工资的要求是较为低调的，但工联会属下的

工人，也仍然努力为这要求斗争。电车工人带头发动，直接发展为 1950 年的电车大罢

工，工人及其家属均动员起来；右派电车督察开车，工人及家属就睡在路轨上，阻止

电车开出。这就是“罗素街事件”。许多任务人或被打残废，或被递解出境。港英政府一

方面企图限制共党势力延伸到港，另一方面得到中共默许它继续维持统治，因为周恩

来表示香港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要等待适当时候才收回，于是，港英便肆意进行

镇压，封《华商报》（《新晚报》前身），命令《文汇报》、《大公报》停刊。 

1952 年发生了“迎亲人”暴动。当时，东头村发生大火，万余人受影响。广州在 3 月 1

日派慰问团来港，工会份子在尖沙咀火车站聚集准备迎接慰问团，但港府拒绝让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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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入境，骚动开始，军警开枪，群众更为愤怒，暴动蔓延至旺角，群众包围警署。 

解放后初期的香港工人运动，对祖国向心，期望国内的胜利能推进到香港，解除殖民

地统治，解放全香港，当时斗争工人的表现非常勇敢，但运动失败，原因除了左、右

派分裂，右派进行破坏外，更因中共举棋不定，尽量抑制运动的发展，香港工运于是

缺乏中国的有力支持。 

在上述左翼工人运动失败后，工联会转而发动工人回国服务，“以祖国为重”。在

1954、1955 年的回国潮中，最先进的部份和积极分子热烈响应，典卖家当，全家回

国。但是，回国后，除打入中共官方架构内的人外，非直系党员则或是受政治审查，

或是不能分配到工作，难以发挥所长；能进入产业部门的，也有受排挤。 

人民公社失败后，在 62 年逃亡潮前后，回国的工人因为失望，大部分都陆续回港了。 

到 1967 年为止，工联会的政策是转向福利主义，亦即搞工人医疗队、工人学校等。这

表示用自己的力量来搞福利，而非向资本家索取。工会成为政治理论学习的场所，工

人斗争只零星地进行，工人组织力量衰落。当左派工联大搞福利、康乐时，右派工会

则更堕落成为麻雀耍乐场所，流氓意识浓厚。 

1967 年暴动 

1967 年的暴动，并非直接出于工人的要求，而是国内政治斗争的延伸。仅管如此，香

港积压着的社会不满，却提供了客观条件，使暴动得以扩延。67 暴动是九龙双十暴动

后的另一次发泄。双十暴动在 1955 年发生，当时生活困苦者如小贩、石硖尾贫民等

等，因无管道表达不满，于是发展成骚动。它并非工人暴动，也少提工人的要求；相

反地，它反映了工运的分裂；当暴动蔓延至工人区时，右翼工人趁机打击左派工会，

残酷摧残左派工人，更有强奸妇女的情况。 

1967 年的暴动，配合国内的斗争口号“爱国无罪、造反有理”。暴动先在澳门取得表面

胜利。澳门工联会组织了街坊斗委会，工联会掌管并分配粮食，澳督嘉乐比低头，但

工联会并不夺权，不要澳督下台，结果是，澳督仍保有地位，工联会力量增大，澳门

工人生活却无改善。到今天，澳门工人的生活，比香港工人还差得多。 

在香港，参与斗争的，估计有 6-9 万人。参加最为积极的，是九龙船坞、煤气、政军

医（原文如此，含义待查──录入者注）等工人。但是，斗争并无充足准备及动员；

上层作出停工、或游行请愿的命令，下层就遵从，工人的集结是仓猝的、无计划的、

无秩序的。工人在厂内无联系，只是回工会支取工资，学习毛选。这样，工人一方面

离开工作场所，另一方面并非商议如何斗争，而是学习政治，当军警冲击工会会所

时，工人才拿水喉铁守卫。 

总的来说，由于整个斗争缺乏完善的组织或是足够的酝酿、动员，纯粹靠上层指令行

事，加上完全脱离群众及工人利益，所以在群众中无呼应，处于完全孤立，到后期便

沦为放置炸弹的恐怖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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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暴动斗争，导致左派工会精英惨重损失，除了牺牲的、被捕的或被递解处境的之

外，许多积极份子被厂方开除，迫得转到非技术性行业。有大约一年多时间，工人往

工会支取工资，后来政策改为“一面复员，一面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般工人采犹

疑、游离、观望态度；积极份子作出热烈反应，虽盲目但显现其爱国热诚，他们寄望

国家会以其巨大力量解放香港。事实却不然。英国政府方面，鉴于中国政府对香港的

左派暴动无明确表态，因此采取一个机巧策略：讨好上层、孤立中层、打击下层。伦

敦电台大谈中英友好，捧毛主席，说在港只是一小撮人滋事；香港电台则大骂“左仔”，

工会干部迫于躲在中国银行；军警则冲击工会，大举逮捕下层成员。 

1967 暴动虽以失败结束，却是香港工运的转折点。工运对政党的政治需要的绝对服

从，遇到决定性挫折；中共对左派工会的绝对控制终结；工人对中共的向心和依赖，

一落千丈。工人开始质疑上面的命令，将斗争与本身的阶级经济利益连结起来，工人

独立性重新唤起。在工会内，已不能继续只由上层运转，不争取下层支持了。 

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香港经济发展迅速，战后新一代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就业

人数激增。可是，工会会员人数的增长却不成正比，在 78 年后更是逐年递减。（见表

一）如果减去 1970 年代颇为蓬勃发展的公务员工会人数，则可见到工业工人参加工会

的比率很低，一般在 20%以下。工联会及职工联会工会在工业工人中仍是中坚力量，

他们的会员人数的下跌，最能说明情况：从 1977 年开始一直下跌，五年内减了 10 万

多人，跌幅达 35%。 

劳工运动普遍沉寂 

1967 年以后的香港工运，处于以下情况：工业工人运动沉寂，工潮大多限于自卫性斗

争；工联会对劳工运动仍有主要影响力，但同时劳工压力团体崛起；公务员进行多次

斗争，公务员工会日益发展。 

在工业工人运动方面，自从 1967 暴动失败后，工联会威信下降，一般工人排斥左派工

会。1971 年中国重新加入联合国，工人对左派工会戒心稍减，较主动地接触左派工

会，工联会人数跃升。但由于中共推行和平共处外交政策，因此，在香港的具体劳工

纠纷问题上，工联会扮演的角色，不是领导工人向资本家争取应得权益，而是尽量调

停协商，要求工人妥协、让步。举例来说，基达发厂工潮就是在工联会的妥协政策压

力下失败告终。在 1974 年香港经济衰退时期，据报导，中国政府通令本港左派工会尽

量缓和工人不满，不要引起重大社会转变。（《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74 年 2 月 4 日、3 月 5 日）因此，工联会只是埋首福利救济工作，以工人本

身力量，互助渡过经济困难时期。1976 年“四人帮”倒台，香港左派工会有一段时期陷

于混乱，未能紧跟政策上的转变。1980 年代以来，工联会奉行维持香港现状的政策，

继续推行劳资纠纷通过谈判协商解决的方法，结果往往导致工人利益受损。七、八十

年代的香港工业工人运动，长期处于低潮涣散状态。一方面，香港工人流动性大，工

厂大多为中小型，工人不满工作或雇佣条件就转厂或转业。工人组织性弱，与资方力

量悬殊。政府的政策，包括法例上不容许跨行业组织的工会，对工会活跃分子和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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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无切实保障，以及冷静期、禁制令等不利于工人工业行动的法例，都在偏帮着资方

对工人的压榨。 

另一方面，工会并无积极主动去接触工人、发动工人加入工会；工会领导层与工人之

间联系不足；工会内部缺乏民主运转；工会没有在实际阶级斗争中建立形象，积极为

工人在工厂平面、在劳资争持中争取权益，因此不能赢得工人的信任和信心；再加上

左、右派工会对峙，工会首要是服务政治而非服务工人实际权益：这些都令一般工人

望而却步。结果是，大部份香港工业工人未能集结在工会的组织下，通过集体谈判或

集体支持的力量来改变阶级力量关系。举例来说，在 1977 年，制造业工人占全部就业

人数 40%，但参加工会的制造业工人却只有 13.6%。 

由于工联会不活跃（工团方面更不在话下），近十年来发展的劳工压力团体所起的作

用，便颇引人注目。基督教工业委员会、职工青年联会、劳资关系协进会、劳工教育

统筹处等劳工团体，除了推动劳工教育，设立劳工法律咨询辅导，争取劳工法的修订

外，也间中介入工潮，以及参与社会性事件，例如艇户事件、反加价行动等。可是由

于它们并非劳工的恒常性组织，团体本身人手不足，没有基层实力，而且也自觉地非

政治化，因此，他们只能从旁推动劳工运动，以“压力团体”形式出现，在组织和动员基

层劳工方面是远为不足的。 

1970 年代公务员斗争 

当劳工阶级运动普遍沉寂时，工人阶级的边缘阶层崛起。在 1970 年代，香港公务员的

斗争和公务员工会的成长，相对地是活跃的。1970 年代以来，公务员斗争此起彼落；

曾发动工潮的公务员或政府雇员，有教师、护士、文员、测量员、屋宇管理员、助理

福利主任、传译员、邮务员、牙科技术员、屠宰督察、税务督察等等。 

公务员的工潮，主要由政府的不合理薪职级制度所激发。在 1983 年，在十七万公务员

中，四万七千名体力劳动工人月入二千元以下，但首长级人员一千人，月入却二万至

四万元，另有房屋津贴过万元。在这个悬殊的基础上，每年的薪酬增幅相近，于是造

成差距越来越大。举例来说，从 1977 年至 1983 年，政府雇员薪酬最低点由 615 元增

至 1395 元，增加了 780 元；但最高点从 19，800 元增至 40，850 元，增加了 21，

000 元。从 83 年至 84 年，最低点增至 1605 元，增加了 210 元，最高点则增至 46，

900 元，增加 6，050 元，实际增长额相差三十倍。这个悬殊的差距，造成极大的不

满，导致工潮爆发和公务员工会接踵成立。 

十年来的工潮大都由中级公务员发动。他们多数较为年青，受过教育，又受外间工联

主义影响，较容易组织起来保护自身经济权益，与雇主谈判改善处境。 

可是，公务员工会虽然组织了约一半公务员，但公务员工会有近 150 个，亦即各个工

会平均只五百余人。力量分散，工会间少联络沟通，削弱了他们所能发挥的影响力。

此外，低薪公务员仍有待更有效的组织和动员。另一方面，公务员斗争大抵限于争取

薪酬的改善；在避免卷入左、右派工会的对峙的同时，却犯上了刻意非政治化的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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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资产阶级与工人自卫 

今天，香港工运面临新的转折；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它都受到新的冲击——

政治上是香港前途问题，经济上则是世界资本主义衰退和资本家对香港工人的进攻问

题。 

七十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日益走下坡，危机深重，各国保护主义抬头，香港的经

济也受到打击，通货膨胀和失业半失业情况日见严重。另一方面，英国帝国主义面对

退出香港的前景，连同大资本集团加紧对香港劳动人民的掠夺剥削，政府更带头加

价，并提供条件方便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欺压。 

于是，政府法例处处制肘工会的发展（工会法），限制工人的权利（冷静期、禁制令、

罢工法），践踏公民权（非法集会法案）。政府作为最大雇主对公务员斗争施以高压

（解雇、减薪、强迫提早退休），将薪酬加辐降低。另一方面又拒绝推行较合理的税

制，拒绝推行公积金计划（一种退休供款计划──录入者注），拒绝推行全面的社会保

障制度。 

面对政府和资本集团的攻势，香港劳动人民表达了不满，也开始了初步的自卫联系。

各界反加价联委会（包括左、中、右工会）成立，五十万人签名反加价，去年

（1983）九•一八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反加价集会，荃湾、官塘等关注民生组织提出最低

限度工资、工资按物价指数调整等具体口号，67 个公务员及政府雇员工会在 83 年底

组成“争取合理调整八四年度薪酬联合委员会”……香港劳动者已更多地表达意见，并初

步联合起来保卫劳动者的权益。虽然现在这些组织间的联系仍主要限于上层，缺乏基

层成员的沟通和积极参与，但从个别分散的组织走向联合阵线式行动，已跨进了一

步。 

前途问题与政治化 

九七问题的冲击，在工运中激起回响。以往，工联会只听命北京，67 暴动时遭受重大

挫折，1967 之后基本上奉行中共外交路线，主张维持现状，劳资协商解决问题。现

在，面对香港前途问题及“港人治港”的提法，工联会态度模糊，没有明确提出如何将工

人权益与政治前瞻联系起来。当中英双方大打民意牌之时，工联会遂就前途问题表

态，支持中国收回主权；二百多个工会干部、理事的声明，反映了中共的政策。工联

会代表团北上访京后回来的汇报，提出以后的方案；工人应该谋福利，但大前提是不

动摇香港的繁荣安定。摩托车业职工总会（简称摩总）由于工人较多，表态也较为进

取，认为工人要加强自己独立发言的功能。 

在独立工会方面，以往基本上不介入政治，因而也少受传统政治势力的控制。九七问

题的冲击，使独立工会不得不作出响应。在三月初，九个工会（包括基督教工业委员

会、非学位教师工会、测量员工会、地铁车务部职工会等）联署声明，向两局请愿，

要求公开中英会谈内容，协议签署前由港人讨论，政府要承认劳工团体有权在组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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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意见。这个声明并无提及香港未来的统治模式。 

可是，总的来说，对于前途问题，香港工人的干预在现阶段仍极微少。各个工会的表

态，究竟有多少代表性，是值得怀疑的。在前途问题上，工会的代表性，必须以下层

的讨论和动员为先决条件。 

今天，政府故意宣扬政治恐惧病，工人运动对社会事务也普遍表现冷漠，可是，工人

并非害怕政治，而是不喜欢两个政党的统治。他们排斥的政治化，是过往中共式的与

工人利益脱离的政治化。对于前途问题，由于谈判不公开，工人无法掌握资料，难以

表态。另一方面，工人并非没有政治取向，而是他们没有表达的途径。因此，催化工

人加入工会，集结成力量，工会的表态才有真正力量。而在工会内，打破上层控制下

层的不民主倾向，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要扬弃在职工会干部的犹豫和对北京的依赖

性，必须发展工会，吸收新血，尽可能转变工会发展的方向。 

前瞻 

因此，催化工人加入工会，集结成力量，是现阶段急切要做的。本行业未有工会的工

人或雇员，应迅速组成工会；本行业已发展了工会的，例如一些传统性行业或公用事

业，工人应积极加入工会。由于许多主要工业的工会是在工联会之下，因此，工会会

员一个重要工作，是打破传统的上层控制下层的不民主倾向，扬弃工会上层干部的犹

豫和对北京政权的依赖，催迫上层争取工人权利。吸收大量心血加入工会，工会场部

积极发展基层组织，动员下层的讨论和参与，将不仅改变工会的路向，而且推动左派

工会工人与其它工会连结。事实上，在 1967 年以后，尽管左派工会仍奉行北京政策，

但已不能纯粹依上面指令行事，而是感受到要照顾工人权益的压力了。近几年，左派

工会为了顾应工人的福利要求，在一些争权益的问题上，与其它工会结合；例如关注

工伤、分娩假的立法问题，加入各界反加价联委会等。在下层的压力下，左派工会会

转变其方向，仅管它不会有质的转变——除非中国政治局势有变化。做好基层组织工

作，加强工会的基层干预，争取工会民主化运转，推动工人运动从争取工人权益进至

争取整个社会的改革，从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应该是未来香港工运发展的方

向。工运的重新政治化，与以往中共控制下的政治化，是有质的分别的。后者服务中

共的政党利益，甚至以牺牲工人权益为代价；前者则从工人的权益出发，在改善本身

处境的同时，争取所有被压迫者的解放。香港的工人运动，在 1920 年代蓬勃发展时

期，是整个工人运动的一部份，与这个民族的前途不可分割；工人的斗争，带有浓厚

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中共在大陆取回政权后，香港工人与大陆工人的关系，在表

像上似有分割。在今天，大陆的工人运动收到中共管制，香港工人运动也处于低潮时

期。对于香港工人来说，如果没有民主，是暂时不愿与大陆结合的。展望将来香港工

人与整个中国工人阶级的结合，必须以民主为基础。而没有基层动员的民主化，是虚

伪的。香港工人运动的发展，应由近及远，从争取香港的民主化进而争取整个中国的

民主化。香港的工人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在 240 万经济活跃人口中，生产性劳动者

占一半，30 岁以下的劳动者占总劳动人数的 46%，45 岁以下的劳动者占 73%（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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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这个大部份为青、壮年，文化程度普遍提高的工人阶级，在社会上是中坚力

量。这个力量如能集结，发挥其潜力，可以在实际上左右局势。无论在质和量上，它

都比 1925—27 年第二次革命潮流时期的工人阶级优越。因此，香港工人不应少看自己

的力量，工人中的先进份子尤其要坚持下去。如果工人运动兴起，也会影响内地工人

运动的从新兴起。香港的民主化，是与大陆的民主化息息相关的。香港问题的解决，

最终也取决于大陆局势的发展。而香港工人要实现其意愿，没有大陆工人的支持，是

做不到的。 

要达到香港的民主化，仍有一段颇长的道路。可是，方向是必须掌握的。要争取这个

前景，首先要从事实际的下层组织工作，团结各工会、劳工团体，推动香港工人在前

途问题上站稳立场，积极干预；同时，也要加强香港工人与大陆工人的联系。在关注

前途问题时，不少工会代表团到国内访问。香港工人可以利用各种机会，与大陆工人

（特别是下层）取得直接的联系，互相理解和冲击。 

今天，这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为工人运动的重新兴起和重新政治化提供了良好

的客观条件。未来的香港工运和整个香港的前途发展，将取决于香港工人的广泛动

员，有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的积极组织工作，和战斗性领导层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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